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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特殊礼物”
国家天文台密云站是我国早期射电天文的主要观测基地，也是北京周边

观测星空和天文摄影的绝佳去处。9月21日，是刘博洋今年第38次拍摄中国
空间站，他打算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30周年送上的一份“特殊礼物”。

拍摄中国空间站的计划始于今年3月，而拍摄人造天体的想法早在两年前
就已萌生。

2020年，还在西澳大学读博的刘博洋惊讶于国外的摄影师能够在地面拍
出国际空间站的精细影像，作为一名天体物理学的“专业选手”和天文摄影的

“忠实爱好者”，他暗暗决定也要拍出这样的照片。
从地面拍摄太空中的运动物体，绝非按动快门那样简单。首先，需要能够

实现光学跟踪的软件，控制望远镜跟踪拍摄。但刘博洋所能找到的软件，要么
开发年代久远，要么设计不够成熟，难以正常运行。

“开发出光学跟踪程序，自己编程！”今年3月18日，刘博洋决定不再等待，
他不想错过记录中国空间站“从小到大”成长轨迹的最佳阶段。

2022年是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的关键之年。5月上旬天舟四号货运飞船
成功发射，中国空间站迎来在轨建造阶段。从天舟四号货运飞船到神舟十四
号载人飞船，再到空间站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以及天舟五号货运飞船和
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伴随每一次发射任务而来的，是中国空间站构型的不断
变化。这期间，每个月甚至每一天，中国空间站的形态都可能不一样。

如果不能在天舟四号发射前，开发出跟踪拍摄空间站的技术，那刘博洋就
会错失记录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从最小构型到完全建成的“成长经历”的机
会。

意识到这点，他“非常激动，想让更多人了解中国航天”，但是时间也立马
变得紧迫起来。

尝试、失败；再尝试，再失败……4月19日，在河北衡水郊外，刘博洋第一
次使用自主开发的光学跟踪程序，成功捕捉到清晰的中国空间站特写影像。

“如果没有亲手拍摄、亲眼见证中国空间站的变化，你很难想象，一个在我
们头顶飞行的空间站还能像机器人一样变形。”

短短30天，刘博洋兑现了自己对中国空间站的“诺言”。
在刘博洋的好友兼搭档、清华大学天体物理学博士王卓骁看来，“刘博洋

近一年对空间站的拍摄，完整记录了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复杂的过程和隐藏
的细节，在未来十年乃至更久的空间站应用阶段，都将持续让公众和专家回味
这惊人的一年，将会成为空间站重要的档案之一。”

等待中国空间站划过夜空
“天文学不是活在历史书上，而是活在现实生活中。每时每刻，世界各地

都会有天文学团队做出新的发现，让我们感受到人类进步的脚步。”
1990年，刘博洋出生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一个普通家庭。这一年，美国“发

现者”号航天飞船将哈勃望远镜送入太空，人类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了宇宙的更
深处。

上小学前，父母带他参观了众多博物馆，他对天文馆情有独钟，于是父母
花两个月的工资托朋友买了一台60毫米口径、700毫米焦距，附带赤道仪的折
叠式望远镜。

有了这台望远镜，刘博洋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夜空。高中时，刘博洋报名
加入了天文社。因入社考试成绩好，当上了社团技术部部长，这是一个需要给
其他社员讲课的角色。为了讲好课，他恶补读了很多天文学科普书籍。他还
参加了全国中学生天文奥赛，在天文论坛刷各种帖子，慢慢积累起很多天文学
基础知识。

天文社的“镇社之宝”是学校唯一一台大口径反射式望远镜，和社员一起

外出观测时，刘博洋第一次有了野外观星的体验。透过望远镜，璀璨的银河扑
面而来，无垠的宇宙、无数的星河，以及无限的未知，更加驱动着这位少年的好
奇。

高考时，他坚定地选了天文学专业，并如愿考入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天文
系。大三休学的一年，他做了两件事，一是补课业成绩，二是筹办全国天文社
团发展论坛，把全国高校天文社团的骨干聚拢在一起。直到现在，中国天文科
普圈的同行中，有很多依旧是当年那帮社团活动中最活跃的人。

本科毕业后，刘博洋去了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之后通过联合培养去西澳大
学读博。就这样，从内蒙古鄂尔多斯一个喜欢用望远镜看月亮的男孩，到天体
物理学博士，再到国内在地面拍摄到中国空间站清晰特写影像的天文摄影师，
刘博洋用多种方式探索星空，把星辰大海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随着每一次发射任务的完成，中国空间站不断改变着构型，而在地面，能
观测并拍摄中国空间站过境的条件却十分有限，甚至某种新构型的拍摄机会
只有一两次。为了不错过良机，刘博洋自费辗转多地，寻找具有更好拍摄条件
的地点，北京、河北、海南、甘肃、陕西、江西、江苏……只要条件允许，他都会带
着两大箱设备，赶往拍摄地，等待中国空间站划过夜空的那几分钟。

复杂的拍摄工作要求对程序算法不断迭代演进，观测条件的瞬息变化更
让刘博洋追着云层赛跑。尽管有接近一半失败的拍摄经历，但功夫不负有心
人，自4月19日以来中国空间站的每一种构型，刘博洋都拍到了。

昼伏夜出，是这位“90后”天体物理学博士的工作常态。刘博洋说，要想与
日月星辰对话，熬夜是必修课，受冻挨饿更是家常便饭。为了拍摄中国空间
站，刘博洋去过荒漠、上过高原，甚至差点在没有信号的野外迷路。这些辛苦
在刘博洋看来根本不算什么。

儿时的那台望远镜不断变大，再变大，将遥远的太空逐渐拉近，再拉近。
更多人透过他的望远镜看向了太空，看清了中国人自己的“太空家园”。

“作为一个90后，没能经历发射东方红一号时的艰难困苦，但我们所经历
的时代同样值得铭记。历史将我置于此时此刻，我就要见证斯人斯事。”

“出圈”的天文学博士
“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能把自己体会到的东西分享出

来，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过程。”
中国空间站游弋在浩瀚无垠的太空，成为静谧深邃的夜空中“最亮的

星”。而在地面，刘博洋怀揣梦想，希冀能如星辰一般，成为照亮前路的一束
光。

读博期间，刘博洋开始做天文科普，相比于学术研究，他的优势在于把专
业的天文知识用通俗的方式讲出来。如今，他成为一名全职天文科普作者。

专业的学科背景，加上近几年人们对中国航天的关注度持续增加，刘博洋
吸粉无数，天文学博士的刘博洋“出圈了”。

对于未来，刘博洋有着清晰的规划。除了做好天文科普，他也希望自己的
工作可以具有一定的科研和工程价值。接下来，他将参与北京大学“6-8米口
径成长型通用光学望远镜项目”，打开与浩瀚苍穹对话的“新窗口”。

在王卓骁眼中，“刘博洋这些基于航天和天文的科普创作，不仅把天文发
现的乐趣带给更广的受众，而且通过独特视角记录航天发展，也让人类奔向星
辰大海的目标深入人心。”

为了能在中国空间站过境的短短几分钟内，成功捕捉到“天宫”的身影，刘
博洋每次都要提前两个小时开工。从硬件组装到校准测试，每个环节都是一
次对细心和耐心的考验。

北京寒冷的冬夜里，刘博洋和同伴们忙着架设设备。头顶，星光半明半
昧，宇宙深邃无垠。 刘金海、黄臻、郝昭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追星”青年，记录中国空间站“成长”
“影像的意义在于记录，每一个历史时刻、历史事件都应该有人记录。谁来记录中国空间站的成长和变化？如果没有人做的话，那我必须去做！”
2022年9月20日傍晚，赤色染透了天空，云彩如一团绚烂的火焰。从北京昌平的住处出发，“90后”天体物理学博士刘博洋，载着200多公斤重的天

文观测器材，驱车3个小时来到位于北京密云不老屯镇的国家天文台密云站附近，等待第二天凌晨5点左右中国空间站过境的5分钟，力争为“天宫”留
下一张从地面拍摄的清晰影像。

从“一”字型、“土”字型、“L”型，再到“T”型、“十”字型，这些影像背后，是一名“追星”青年50多次的追逐，是中国空间站从小到大的成长记录，也是
一部中国人“太空家园”的成长日记。

一次次披星戴月的路途，换来一张张激动人心的影像，拉近着“天宫”与地球的距离。他的望远镜，成为聚焦中国空间站与浩瀚苍穹对话的“新窗
口”。


